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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学若干基本问题再思考
◇周书灿 罗诗谦

中原学是近年学术界提出并不断受到学者重视的一个新的学科概念［1］［2］［3］。该概念一经提出，就得到了

部分学者的积极呼应［4］［5］。然而，作为一门综合性极强的综合性学科，尚有许多重要的关键性理论问题有待

学术界继续作深入的探讨。本文拟对中原学的若干基本问题重新作一番思考，以求教于学术界的同人方家。

一、历史时期的中原非一般性的区域地理概念和普通的文化区

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原”并非一个特定的区域名称。如《诗·小雅·小宛》：“中原有菽，庶民采之。”［6］《小

雅·吉日》：“瞻彼中原，其祁孔有。”［6］郑笺：“中原，原中也。”［6］“原”屡屡出现于先秦文献中，如《诗·小雅·常

棣》“原隰裒矣”［6］，《小雅·皇皇者华》：“于彼原隰。”［6］《毛传》：“高平曰原。”《诗·大雅·公刘》：“于胥斯原。”［6］郑

笺：“广平曰原。”《尔雅·释地》则区分说：“广平曰原，高平曰陆。”［7］在先秦秦汉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原”应泛

指大片广平之地。《大雅·绵》“周原膴膴”［6］，周原地处关中平原西部，北倚岐山，南临渭水，形如高阜，乃一片

广平之野。

古代文献中，“中原”意即“原中”，尚可另举数例。《国语·越语上》记载句践对国人所言：“寡人不知其力

之不足也，而又与大国执仇，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寡人之罪也。”［8］《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是以贤人君

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9］《三国志·魏书·郭嘉传》：“然策轻骑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

独行中原也。”［10］通读以上几则材料，不难发现，以上文字中的“中原”并非专指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今河南一

带。由此可知，在相当长的时期，古代文献中的“中原”约略相当于“原中”，仅是一个泛称的概念。

“中原”名称从泛称到专称之演变，似亦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期。《国语》卷九《晋语三》记载公孙枝的一

段话：“耻大国之士于中原，又杀其君以重之……虽微秦国，天下孰弗患？”［8］《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楚治

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11］以上“中原”或与“天下”对称，或与晋楚相对，则此“中原”当为语义相对明确

的区域概念的专称，大体相当于今天的黄河中游地区。以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所记诸葛亮《出师

摘要：古代文献中的中原语义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原”语义从泛称到专称的演变，显然与中原地

区处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摇篮和早期国家形成的核心地带，以及在相当长时期中原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的

中心和中原是中国古代主流文化、主导文化的起源地有关。中原学的时间界限可上溯至先秦时期百家争

鸣，下限则可以延伸至清末民初。该阶段的中原学中的春秋战国诸子学、两汉经学以及宋代理学，构成中国

传统文化的主干和核心组成部分，因而其完全可以视为该阶段的中国传统学术主干的中国学，因此，其并非

一般意义的地方学术文化。中原学理论体系建构和中原学研究应扩大学术视野，打破地域限制，进一步处

理好中原学与洛阳学、安阳学、开封学等地方学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坚持对历史

时期的中原文化批判继承、完善创新，以中原文献整理和研究为基础，开展跨学科、跨区域、跨文化和跨国界

研究，以中原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中原学才会不断有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关键词：中原；中原学；理论体系

46



河南社科文摘 52021

中原学理论研究 ZHONGYUANXUELILUNYANJIU

表》中说“奖率三军，北定中原”［10］，诸葛亮所说的“中原”，显然指魏国所控制黄河中下游大片地区。谢灵运

《述祖德》有“中原昔丧乱”“万邦咸震慑”［12］之诗句，同样，“中原”“万邦”对称，学者认为此“中原”当指河南洛

阳一带。“中原”语义从泛称到专称的演变，则显然与中原地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所具有的特殊的地位和作

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摇篮和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性核心地带。

进入文明时代后，中原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司马迁在

《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

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9］在《封禅书》中也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

间。”［9］司马迁的以上论断，迄今基本都得到了田野考古资料的印证。司马迁所说的三河地区的河南，在西周

王城洛阳一带，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称之为“中国”，唐兰先生说：“当指西周王朝的疆域中心，即指洛邑。”［13］

古人盛赞“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14］，“欲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15］，完全符合中国古

代的历史实际。正因为此，被视为天下之中的中原地区，与其说为“天下之大凑”“道里均”［9］，倒不如说说以

上地区为“王者所更居”［9］的天下政治中心。

正由于“中原”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所具有的特殊的地位与作用，文献中往往“中原”“中国”相混称。诸如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欲其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9］

以上是将韩、魏所在的中原地区直接称为“中国”。又如，《晋书·五行志》记载西晋时期江南童谣：“中国当败

吴当复。”［16］此处“中国”显然是指定都于洛阳的晋朝。《宋史·陈亮传》记载陈亮的话：“荆襄之地……东通吴

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可以争衡于中国矣。”［17］和前面两则文献中的“中国”语义类似，陈亮

所说的“中国”显然也是指的今广大的中原地区。与此同时，文献中有时也以“中原”指代近代的中国。如郑

观应在《盛世危言·议院》中说：“况今中原大局，列国通商，势难拒绝，则不得不律之以公法。”［18］以上“中原”

与近代的“列国”相对应，则显然以“中原”来指代近代的中国。

历史时期的“中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摇篮和早期国家形成的核心地带，在相当长时期，中原是中国古

代政治、经济的中心，中原还是中国古代主流文化、主导文化的起源地，被认为中原学重要研究对象的中原

文化，构成中华文化的源头和核心组成部分。正由于中原地区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地位

和作用，和历史上地理范围相对明确的关中、巴蜀、湖湘、荆楚、岭南、燕赵、齐鲁、吴越等区域地理概念不同，

中原并非一个一般性的区域地理概念和普通的文化区。

二、先秦至北宋的中原学实乃中国学，非普通的地域学术文化

早在中原学概念提出的前后，学术界对某些地域特色极强的地方学的研究对象及学科性质、体系等重要

理论性问题进行过大量有价值的探索，其中涉及若干重要地域学术文化的空间范围、时间界限和重点时段问

题。如有的学者认为：“所谓‘蜀学’，是指四川地区的学术，其重点在文、史、哲，其核心是思想、理论，它是中国

重要的地域学术文化。”［19］“其时间上限可考虑大体自蜀国、巴国开始……蜀学研究的时间下限应该及于当

今。”［19］亦有学者强调，湘学“专以湖南地区的学术思想发展为研究对象”［20］，“特别是宋以后的湖南学术史”［20］，

“其下限大致地确定在清末民初之际”［20］。近年，有的学者指出，“徽学是一门以徽州历史文化、特别是两宋之

际至民国建立前的徽州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区域史研究”［21］。严格地讲，以上论述，并非皆为学术界的最

后定论，某些论断仍有大量可商榷之处，如既然蜀学是中国传统地域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蜀学的下限

是否应该“及于当今”？但总的来看，学术界普遍认为，以上地方学的重点时段，多自宋代至清末民初。

目前，学术界对中原学的空间范围、时间界限等重要理论性问题的认识，尚存在诸多分歧。有的学者认

为，“‘中原学’以中原哲学、政治、历史、文学、艺术、宗教、制度为研究对象”［22］，“在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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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中原学’既是源，也是流”［22］。另有学者认为，“中原学的研究，应以广义的中原概念为基础，以狭义的

中原概念为核心而进行布局”［23］。还有学者认为，中原学“是对传统中原理学（宋学中二程之洛学）的扬弃，

是对冯友兰‘新理学’的‘接着讲’，是以中原历史文化为根基的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24］。也有学者

指出，中原学“是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这一特定地域所存在的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25］。专家普遍认

为，迄今为止，地方学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尤其像中原学研究，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很有必要在新

的学术背景下，对以上观点进行进一步更为深入的思考。如，有的学者说，“‘中原学’既是源，也是流”，“源”

和“流”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又如学术界既然普遍认为，湘学、蜀学、浙学等学科均属于传统学术阶

段的地域学术文化，那么中原学是否属于“对冯友兰‘新理学’的‘接着讲’”的“以中原历史文化为根基的当

代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颇为值得进一步斟酌。

按照学术界对蜀学、湘学、浙学等地方学空间范围、时间界限和重要时段的一般理解，则中原学应指历

史时期广义的中原地区的学术文化。然而历史上的中原地区，从未形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在中华

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中原地区是一个八方辐辏的大舞台，“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汇聚到中原，

经过整合，形成夏商文明，又向周围地区辐射”［26］，从而加速着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

区长期是大国争霸和戎狄攻略的重要战场。顾栋高说：“春秋之初，宋、郑号中原大国。”［27］“春秋二百四十二

年之中，宋郑凡四十九交战。”［27］“每当伯功之息，则宋、郑首发难。”［27］“盖以其地踞中原，关于天下之故。”［27］

战国时期魏国徙都大梁，《战国策·魏策一》记载张仪称魏都大梁所在中原地区，“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

辏，无有名山大川之阻……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28］。古人对今河南所在中原地区的军事地理形势作过评

说：“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

矣。”［29］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原地区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军事战略要地，自然也是东西南

北文化汇聚和交流的重要地区，笼统地将中原地区作为中原学研究的空间范围，显然很容易掩盖中原文化

与周边各地区文化之间相互交流渗透的客观事实，自然也很难全面准确地揭示和反映中原学的真实面貌。

中原学的时间界限可上溯至先秦时期百家争鸣，下限则可以延伸至清末民初。与宋代以后逐渐兴起的

湘学、浙学不同，中原学则呈现出极强的保守性和落后的一面。如河南学者即曾实事求是地讲：“河南的学

术在明代就已经显示出明显的保守性，这虽然与全国的总体趋势大体一致，但河南表现得尤其突出。这种

趋势发展到清代愈加显著，已处于学术低谷，不仅远远落后于江浙诸省，甚至落后于山陕地区。”［30］中原学最

具特色的时段恰在春秋战国至北宋时期，而该阶段的中原学中有特色的春秋战国诸子学、两汉经学以及宋

代理学，均非一般意义的地方学术文化，而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核心组成部分，因而其完全可以视

为该阶段的中国传统学术主干的中国学。

三、中原学学科理论体系建构和中原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除中原学，近年学术界还陆续提出了长安学、洛阳学、北京学等学科名称。迄今为止，以上学科的命名

似乎仍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争议。如有的学者即曾实事求是地指出，“无论在学界抑或在社会，长安学的认

可度都存在一定问题”［31］。诸如“对长安学的研究对象这样重大的问题，论者的看法都不一样，至于一些小

的方面，分歧自然就更在所难免了”［31］，“长安学的命题虽说有其合情合理的一面，但也有较为空泛甚至大而

无当的另一面。它不像已有的‘敦煌学’、‘红学’那样范围具体，易于把握”［31］。与此同时，也有学者主张使

用“浙东学术”或“浙东学派”这些同样是历史地形成的概念，而较少使用“浙学”这一更可能含有歧义的术

语，或许尤能突出浙江文化自南宋以来所形成的富有区别性的学术特征［32］。事实上，以上的问题在中原学

研究过程中也同样存在。如2016年12月23日，河南省社科联在郑州召开的塑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

原品牌与“中原学”学科建设座谈会上，有的学者即曾强调，必须把“中原学”的概念和范围界定准确［33］；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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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指出，建设“中原学”学科必须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和比较完整的框架结构［33］；进一步梳理“中原学”，包括

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范畴、基本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33］。总之，学者普遍认为，“中原

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来讲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从学术角度来研

究“中原学”，显然这是一个漫长的，并且非常艰苦的工作过程［33］。显然，加速中原学学科理论体系建构，是

深入开展中原学研究的当务之急的基础性工作。

笔者认为，中原学学科理论体系建构和中原学研究，应该明确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中原学研究应扩大学术视野，打破地域限制，立足中原，面向世界。中原文化具有很强的开放性，

以中原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中原学，应该打破狭隘的地域观念，以历史时期的中国乃至世界作为研究背

景，才能准确把握中原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发展及中国古代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地位和

作用。如有的学者曾指出，“历史上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中原汉族人民不断南迁，促进了南方广大地区的民

族融合，同时将先进的河洛文化带到了南方和沿海地区，赣、闽、台等地的人民与河洛人有着共同的血缘关

系，河洛文化对闽南文化、岭南文化、客家文化、台湾文化、赣鄱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徽州文化都产生

了深远影响”［34］。不唯如此，历史时期中原地区的人口流入、徙出与民族融合问题，历史时期中原文化的跨

区域辐射传播与文化间双向交流问题，历史时期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及社会治理等问题的研究，也都往往与

中原地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同时又超越学术界所理解的中原地区的范围。

第二，中原学涉及哲学、历史、语言、考古、文学、艺术、宗教、人口、民族、体育、军事、水利、医学、天文、农

业等诸多学科门类，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以前学术界界定藏学“是研究藏族社会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一门

综合性学科”［35］，随着藏学的不断发展，目前学术界更强调其所具有的“跨学科、跨区域、跨文化和跨国界的

特点”［36］。目前亦有学者指出，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史迹和敦煌学理论等为

主，包括上述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历史、地理、社会、哲学、宗教、考古、艺术、语言、文学、民族、音乐、舞蹈、建

筑、科技等诸多学科，其学科性质应属新兴交叉学科”［37］。显然，同样具有新兴交叉学科性质的中原学，也具

有以上学科所具有的跨学科、跨区域、跨文化和跨国界特点，以中原文献整理和研究为基础，开展跨学科、跨

区域、跨文化和跨国界研究，显然也是中原学研究未来的学术走向。

第三，中原学与河洛文化、洛阳学、开封学、安阳学等学科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学术界尚无一致意

见。有的学者说，现今各式各样的“学”实在太多了，几乎到了泛滥的程度［31］。这并非夸张之语，颇为准确地

反映出了学术界当下“学科林立”的状况。有的学者评价近年洛阳学研究，“仅仅有概念的提出，而缺乏深层

的论述”［38］。从已有的洛阳学研究成果看，很多学者对洛阳学研究的对象、时间范围、学科性质等关键性的

理论问题，众说纷纭，且大多浅尝辄止。显然，就目前已有研究成果看，要讲清楚中原学和洛阳学等地方学之

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研究对象、时间范围和重点关注领域是否完全吻合或差异甚远，则显得为时尚早。

第四，先秦至北宋时期的中原文化总体上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核心组成部分，对待传统文化的

态度，毛泽东早就讲过：“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

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39］胡锦涛也曾指出：“要全面认识祖

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护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40］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坚持对历史时期的中原文化批判地继承，完善并创新，以中原历史文

化为研究对象的中原学才会不断有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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